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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到中心：女议员在美国国会身份的演变
熊礼伟

（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２３７０１２）

摘　要：联邦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也是其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女性直至１９１７年才得以进入。自此，女议员

在国会的地位渐进提升。具体来看，她们由只具象征意义的陪衬者，逐步转变成在相关法规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实干家，并获得

一定的领导权。现今，虽然所占比例仍很低，但女议员已走到国会舞台的中心。文章通过解读典型人物及案例，探究女议员身份

的演变历程，突出她们地位的逐步提升既推动了女权事业的发展，亦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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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联邦国会既是最
高立法机构，也是其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体现形式。但
同时，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将美国妇女长期排除在
“国会 山”之 外。直 至 １９１７ 年，珍 妮 特 · 兰 金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　Ｒａｎｋｉｎ）当选为众议员，美国才在建国

１４１后诞生首位女性国会议员。

论及女议员在国会身份的演变历程，欧文·戈佐
克 （Ｉｒｗｉｎ　Ｇｅｒｔｚｏｇ）将 之 归 纳 为：文 雅 陪 衬 者
（ｇｅｎｔｌｅｗｏｍａｎ　ａｍａｔｅｕｒ），低 调 实 干 家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和 女 权 主 义 合 作 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文雅陪衬者”指女性初入国会时，人数
屈指可数，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低调实干
家”仍指女性在国会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女权议题
上行为低调，但她们已能在国会中发挥一定实质性作
用。“女权主义合作者”指女议员坚信男、女议员地位
平等，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目标，她们亦不
会刻意回避与男议员间的分歧与冲突［１］（Ｐ２４３－２６４）。虽
较为笼统、抽象，但这一概括基本反映出女议员在美
国国会身份、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代表性人
物和典型案例的解读，文章着力剖析国会女议员身份
的演革历程，突出她们地位的逐步提升既推动了女权
事业的发展，亦完善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一、文雅陪衬者：女性在国会参政的起步阶段
自１９１７开始，男性对国会议席的独占局面便成

为历史。１９２０年８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联邦宪法
第１９修正案正式生效。为美国妇女参与选举拉开了
序幕，更直接地促进了女性在国会地位的提升。在美

国的选举体制下，当妇女群体获得选举权后，为赢得
更多女性选民在各类选举中的支持，民主、共和两党
势必采取相应措施来关注她们的政治诉求，而它们在
女性进入国会上的态度即体现这一点。１９２０年后，

两党不但开始支持女性参与国会议席的竞选，而且还
在她们难以胜选的情况下，通过任命或特别选举等方
式让少数女性成为国会议员。譬如，１９２２年７月，温
妮弗雷德·赫克（Ｗｉｎｎｉｆｒｅｄ　Ｈｕｃｋ）通过伊利诺伊州
共和党的特别选举，继承其父亲去世后该州空缺的众
议院席位。１９２２年１１月，来自佐治亚州的丽贝卡·

费尔顿（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ｅｌｔｏｎ）被任命为参议员，成为美国

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参议员［２］。虽然这一时期的女议

员人数极少，且一般是通过非常规方式产生，但无论
怎样，国会讨论中自此有了女性的声音。

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差
异，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女议员，她们都更为关
注弱势群体、儿童、家庭暴力等与女性关系较为紧密
的议题，并把这些男权政治中的“私人领域”议题转换
到“公共领域”［３］（Ｐ１２６－１２７）。男权政治将儿童、家庭暴力

等议题列入“私人领域”，而在美国注重保护个人隐私
权的法规下，这些领域存在的歧视与不公平就可以免
受社会监管，这直接损害了妇女、儿童的权益。女性



参与到国会工作之后，不论女议员的意愿最终能否实
现，她们至少能将更多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引
入社会公共领域，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成为可能。另
一方面，由于女议员已是国会议程的当局者，她们既
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男议员对其工作能力和政治观

点的认可，又能更有效地引导媒体和公众关注弱势群
体的诉求，妇女群体的权益自然包括其中，而这些是
她们在未进入国会之前所无法办到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前，女议员人数极少，而且任
职时间一般较短。从６５届（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到８０届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国会，只有７位女性成为参议员，而女
议员在众议院所占比例从未超过２．５％。二战后，女
议员的人数亦未有快速增长。例如，８５届（１９５７～
１９５９）国会只有１名女参议员，而女众议员也仅占

３．４％。众所周知，赢得选举是成为国会议员的正常
途径，但此一时期，众多女议员却并非通过此一途径
进入国会。再以６５届至８０届国会为例，在这期间的

７位女参议员中，其中３位是填补丈夫去世后留下的
空缺而成为参议员的。在同一时期，有４１位女性成
为众议员，其中１５位也是通过继任而进入国会的。
如此高比例的女议员通过此途径成为国会议员，被称
为“寡妇继承权”（ｗｉｄｏｗ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４］。因众多女
议员通过任命或特别选举进入国会，她们的任期一般
都较短。以首位女参议员费尔顿为例，她于１９２２年

１１月２１日获得任命，但她任职仅为１天，第２天即
被新当选的男性参议员取代。可见，在初进议会的

４０多年间，女议员人数不但远未达到一定比例，而且
她们获得任职资格的方式和任职时间都异乎寻常，故
这一时期女议员很大程度上是妇女选举权效应的

产物。
鉴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之前女议员的整体状况，

她们难以在国会改变男权政治的运行模式，其主要作
用是拟出相关提案，呼吁男性议员给予关注和支持。
翻开女议员的从政历史，在这一时期，她们也确实未
能主导国会议程，成为国会制定关乎妇女、儿童权益
重要议案的主角。基于任职人数、时间以及综合政治
能力等因素，女议员在国会的地位符合“文雅陪衬者”
的定义，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二、低调实干家：女性在国会参政的发展阶段

６０年代后，每届国会女议员人数“屈指可数”的
局面仍未发生质变。整个６０～７０年代，只新产生５
位女参议员，其中２位通过选举进入参议院，其余３
位仍是通过任命方式入职，在位时间短暂。至８０年

代末，每届议会中女参议员比例从未超过２％。在众
议院，此一时期女议员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但她们
所占比例仍极低。在８７届（１９６１～１９６３）中，女众议
员占４．１％，而至１００届（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其比例也仅
为５．５％。但同时，虽然女议员在比例上无实质性突
破，但她们已能在相关法规的制定、实施过程中真正
发挥作用，承担起“低调实干家”的角色。
伊迪丝·格林（Ｅｄｉｔｈ　Ｇｒｅｅｎ）是来自俄勒冈的民

主党女议员，在众议院任职长达２０年，她是此时“低
调实干家”的代表。在职期间，她促使通过多项涉及
妇女权益的法案。例如，男女同工同酬议案于１９５５
年被提出，而在随后８年，格林利用一切机会劝服男
议员，让他们认同男女做同样的工作应获相同报酬。
在她的努力下，“同酬法案”于１９６３年获得国会通过
并生效。１９７２年“高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禁止教
育中存在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格林也是修正案的主
要倡导者。对于以格林为代表的女议员，她们认为妇
女群体在各个社会层面遭受歧视，在捍卫女权问题
上，自己责无旁贷。

６０年代前，女议员一般只被安排在国会的劳工、
福利、教育等委员会工作。在男权政治看来，上述部
门的职责隶属传统的妇女领域，“适合”女议员。６０
年代后，女议员开始挑战这一带有性别歧视的工作安
排。１９６９年，雪莉·奇泽姆（Ｓｈｉｒｌｅｙ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成为
首位赢得竞选的黑人女众议员。刚进国会时，她被安
排到农业委员会林业分会工作。奇泽姆拒绝这一职
务分配，这次史无前例的挑战让她被重新安排到退伍
军人事务委员会工作［５］（Ｐ９２－９４）。作为“文雅的陪衬
者”，女议员们亦关注妇女问题，但所发挥的作用有
限，更无法在重要女权议案上获得主导权。６０年代
后，随着参政经验和能力的逐步提高，女议员发挥的
作用随之提升，这在《平等权利修正案》（ＥＲＡ）批准
期延长事件中便得到明显体现。

ＥＲＡ在１９２３年由“全国妇女党”提出，其核心内
容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不能以性别为借口而被否定或

节略。ＥＲＡ要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彻底消除各个社会
层面对女性的歧视，从而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经过半
个世纪的斗争，至１９７２年３月，ＥＲＡ先后获得参、众
两院通过。

６０年代后，女议员在国会发挥的作用虽有提升，
但整体弱势地位并未改变，而女议员们力图改变这一
局面。鉴于此，他们计划建立一个跨党派的常设机
构，以便将女议员的话语权最大化。１９７７年，“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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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议员决策委员会”正式成立。“决策委员会”吸纳不
同的政治观点［６］（Ｐ１０－１５）。因制定的目标具体，争议较
小，易于操作，“决策委员会”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
面均取得突出成绩，这些都凸显了女议员地位的
提升。
虽然“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取得一定成绩，但

因该组织的“一致同意”原则，其作用与组建者预期的
目标还相去甚远，必须对“决策委员会”进行改革。

１９８１年７月，“决策委员会”终止“一致同意”原则。
虽然４名女议员立即宣布退出，但这种以牺牲人数的
举措让其更具活力。因当时女议员人数有限，为扩大
“决策委员会”影响力，组织者决定吸收具有女权思想
的男议员加入。“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于１９８２年

３月２日正式更名为“妇女议题国会组织委员会”
（ＣＣＷＩ），可接纳男议员加入。随后２周内，６６名男
议员加入。至１９８２年底，申请加入的男议员达１００
人［７］（Ｐ２４）。“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的改革对女议员
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更好地保障了妇女、儿童权益。
综上所述，在６０～８０年代，就所占人数比例而

言，女议员并未取得绝对优势，但她们在国会所起作
用发生转变，不再是只具象征意义的“文雅陪衬者”。
此一期间，虽然女议员不会刻意以维护女权为口号，
全面挑战男性在国会的主导地位，但她们在相关立法
及其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成了名副其实的“低调的
实干家”。
三、女权主义合作者：女性在国会参政的升华

阶段

在美国妇女参政史上，１９９２年被称为“妇女年”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４８名
（其中８名黑人）女性当选众议员，其在众议院的比例
达到１１％，７位女性当选参议员。其中来自伊利诺伊
州的卡罗尔·布劳恩（Ｃａｒｏｌ　Ｂｒａｕｎ）成为首位黑人女
参议员［８］。１９９２年后，女议员在国会选举上实现人
数突破，这种历史性突破让她们能更多地关注到不同
妇女群体的权益诉求，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呈现在国
会工作议程之中，而“妇女议题国会决策委员会”
（ＣＣＷＩ）的发展历程即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ＣＣＷＩ是女议员探讨与妇女相关议题的主要平
台，但女议员人数少仍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
素。１９９２年后，众议院的每一个专门委员会中都至
少有１名ＣＣＷＩ女性成员。在里根政府时期，虽未
能彻底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但通过一系列行政
命令来限制妇女的堕胎行为。鉴于堕胎的高昂费用，

ＣＣＷＩ推动立法，让贫穷妇女在接受堕胎手术时更易
获得公共医疗补助，并督促联邦政府制定法规，严惩
蓄意威胁、伤害堕胎者和堕胎手术从业者［９］（Ｐ５０－５２）。
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上述斗争目标基本得以实
现。除了维护妇女的堕胎权，这一时期ＣＣＷＩ还推
动诸多提案的制定及实施。譬如，在１０３届国会结束
使命前，“防家庭暴力法案”（ＶＡＷＡ）获得通过。
随着女议员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她们获取领导权

的意愿也得以相应提升。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的１５年间，
研究者发现：女议员不仅改变了对领导权的认识，同
时她们的领导才能在国会得到男性的广泛认可。这
种意识和能力的双重提升足以让女性真正获得领导

权，而芭芭拉·肯内利（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ｅｎｎｅｌｌｙ）和苏珊·
莫利纳里（Ｓｕｓａｎ　Ｍｏｌｉｎａｒｉ）相继当选民主、共和两党
“众议院委员会”副主席便是例证。

１９９２年后，女议员不仅在人数上实现了突破，而
且还获得了相应的领导权。议长是众议院的最高领
导者，２００７年，南希·佩洛西（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成为美
国历史上首位众议院女议长，从而将女性在国会的领
导权推至顶点。
佩洛西１９８７年当选众议员，先后任职于拨款和

情报委员会。１９９９年，佩洛西竞选民主党众议院党
鞭（Ｐａｒｔｙ　Ｗｈｉｐ），并于２００１年成功当选。竞选过程
中，她称：“竞选是因为我能够帮助民主党成为众议院
多数党，而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发挥
着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女性同样拥
有无限的参政机遇。”次年，佩洛西又被民主党议员选
为该党的众议院领袖。为了能够让民主党再次成为
众议院多数党，佩洛西努力协调民主党议员间的分
歧，以便让他们在关键议题上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

２００６年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再次成为众议院多
数党，而依据惯例，佩洛西成为众议院议长，从而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１１０届（２００７～２００９）众议
院议长就职典礼上，佩洛西说：“无论对国会还是美国
妇女，此刻都具有特殊意义，而我们为之等待了２００
多年。在此期间，我们从未失去信心，并通过自己的
奋斗来兑现美国对国民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对
未来的美国妇女，天空才是极限，其它一切皆有可
能”［１０］。之后，这位女议长的工作表现成为焦点，而
她在压力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领导职责。２０１０年
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席位，这让奥
巴马政府力推的医改方案在国会通过的前景变得异

常艰难。鉴于此，奥巴马曾打算对医改法案进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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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以便获得国会通过，而佩洛西极力说服奥巴马
坚持原则。在她的组织领导下，医改法案顺利获得众
议院通过。在签署法案时，奥巴马称赞佩洛西为“众
议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议长之一”。佩洛西的表现证
明，同男性一样，女性可以胜任各级政府的领导职位。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虽然女议员在国会

的比例只维持在２０％左右，但她们在其中已发挥了
超出其所占比例的作用，并逐步获得了一定的领导
权，走到了立法舞台的中心。随着从政能力和经验的
丰富，这一时期的女议员坚信自己与男议员地位平
等。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她们不会刻意
回避与男议员间的分歧，不会随意屈从男权意志。从
这一角度来判断，女议员在国会的地位已称得上是
“女权主义合作者”。
四、结语
纵观女议员在国会近一个世纪的从政表现，尤其

是在女权议题上的作用，她们的地位演革是一个从边
缘到中心的渐进变化过程。美国是典型的代议制民
主国家，而立法机构是其代议制民主的基石之一。将
女性排挤在国会大门之外，或只让她们在其中发挥象
征性作用，代议制民主都名不副实。鉴于此，女性进
入国会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本身就是美国政治
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４年中期选举
后，女议员在参、众两院分别占２０％和１９．３％。可
见，女议员虽已走到国会舞台的中心，但仍未能成为
与男性等权的“主角”。这一事实也表明，美国的资本
主义民主制度是一个渐进发展的政治体制，其目前仍
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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